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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赫尔松地区，乌克兰士兵用美国提供的M777榴弹炮向俄罗斯阵地开火。

俄罗斯真想“由打转谈”？
克宫智囊：只有精疲力竭，双方才会坐下来寻求政治解决途径

据报道，当地时
间 2 月 11 日，俄罗
斯外交部副部长维
尔希宁在接受俄媒
采访时表示，俄罗斯
准备好不预设条件，
以及考虑到当前现
实的情况下，与乌克
兰进行谈判。

“这一次，你可以
理解为（和以往不
同）。”2月 11日晚，
被西方媒体视为“克
里姆林宫智囊”的俄
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
总干事科尔图诺夫在
接受《中国新闻周
刊》记者采访时表
示，“只有精疲力竭，
双方才会坐下来寻求
政治解决途径”。

科尔图诺夫

俄“无预设条件”谈判该如何理解
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俄罗斯方面多次表示对外交谈判保持开放。

但这一次提出“无预设条件”的措辞引起格外关注。俄罗斯是否真的释放
求和信号？这意味着什么？

在俄乌冲突爆发一周年到来之际，俄罗斯再次释放谈判意愿，而“无预
设条件”一词引起特别的关注和多种解读。

“俄罗斯此前关于无预设条件的说法确实比较少，但实际上俄方要求
以现在的现实为基础，这个现实就是俄罗斯控制着乌克兰四个州的大部分
领土，所以实际上还是有条件的，跟过去的立场没有根本性的改变。”中国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所长助理、副研究员陈宇分析指出。

“俄方基于控制乌方领土的立场，显然和乌方的要求有很大差距。
乌克兰不会接受，西方也不会接受，所以最终不会有实质性的谈判。”陈
宇表示，近半年来，俄乌双方在战场上处于僵持状态，很难期待任何一
方做出实质性的让步。

既然谈判的现实基础不存在，俄方为何会在这个节点释放谈判的
姿态呢？陈宇指出，现在国际上有分析认为，俄罗斯即将开启一场大规
模的新攻势，因此俄副外长的发言有麻痹乌克兰的考虑，也是试图在国
际宣传上进行舆论博弈。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杨博文持相似观
点。他表示，俄罗斯的表态一方面可能是为了配合未来的大规模攻势，
动摇西方援乌的信心，促使西方推动乌克兰与俄罗斯展开谈判。另一
方面，俄罗斯在进攻前释放谈判意愿，表明自己是谋取和平的一方，希
望以此占领舆论上的主动权。

由于俄罗斯放出“无预设条件”的谈判姿态，有观察人士认为，这反映出
俄罗斯在释放求和信号，背后的原因可能是财政消耗过大，已经”打不动了”。

俄罗斯财政部2月6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俄罗斯1月油气收入几乎减
半，较去年同期下降46%。而受军事采购的推动，政府支出较去年1月跃
升了59%。

陈宇认为，俄罗斯现阶段的目标很可能是想控制卢甘斯克和顿涅茨
克的全境。假如未来几个月实现这个目标，俄方可能会对局势进行评估，
讨论下一步的方案，“但就现在而言，俄罗斯对土地还是有更大的目标。”

据每日经济新闻

3 “泽连斯基或许不能公开表现出让步”

记者：接下来是关于乌克兰方面谈判立场的问题。哪些条件
是泽连斯基政府绝对不能接受的？在去年3月的对话接触中，美
国政府曾试图影响乌方的谈判进程，如今美国政府是否会更希望
谈判不发生，推动乌克兰在战场上取得更大的“胜利”？

科尔图诺夫：众所周知的是，泽连斯基政府之前提出过和平谈
判的条件：不会有任何领土上的让步，要追究战争罪行，获得多边
安全保障，并加入欧盟和北约，等等。其中诸多条件，不是俄罗斯
单方面可以承诺的。

我们并不知道泽连斯基近期是否会做出更灵活的表态。考虑
到乌克兰国内政治的现状，他或许不能公开表现出让步。所以我
们可能需要等待一段时间，才能知道在这些条件中，哪些是可以协
商的，哪些是不可调整的。

我一直和美国政界人士及专家接触。从我和他们的对话中判
断，我认为美国政府对乌克兰问题的政策缺乏一致性和连贯性。
他们只是秉承一些基本的原则：首先，乌克兰不能失败，乌克兰必
须作为一个独立的、和俄罗斯处于对立关系的国家存在。

其次，如你提到的，他们想要“更大的胜利”，想要“击败普京”，
但其具体意义并不明确。这取决于美方认为可以通过这场冲突削
弱俄罗斯的实力到何种程度。

最后，他们希望在欧洲建立新的安全秩序，其目的是在未来防
止同类冲突重演。

从根本上说，这些原则并不完全拒绝对话接触。我们可以看
到美国国内也有关于其国家战略和对俄政策的讨论。从现在开
始，未来几个月内，我们将更好地了解美国真正想要什么，以及在
他们看来俄方终止这一切所需要承担的成本。

记者：欧洲国家及世界其他主要国家会比美国更愿意看到和
平谈判开始吗？他们的态度能否推动美国同意对话接触？

科尔图诺夫：这就是正在发生的情况，特别是一些新兴国家正
在参与这个进程。我们看到巴西总统卢拉在会见拜登时主动提到
希望和中国、印度等一起参与俄乌冲突的调停工作。如果主要发展
中国家能就当前的局势达成共识性的立场，各方不能不加以重视。

当然，在所有“调解联盟”的构想之上，众所周知的是，这些国
家之间还存在许多合作的鸿沟。共同调停俄乌冲突，能否成为亚
非拉各国跨越鸿沟的契机，还有待观察。 据中国新闻周刊

从讨论“小问题”到讨论“大问题”

记者：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韦尔希宁表示，俄罗斯准备好与乌
克兰进行“没有先决条件”的谈判。这被各方视为一个积极信号。
但在过去一段时间，类似的声明出现过很多次，正如你此前接受采
访时曾总结的，当时双方并非真有谈判的意愿。那么这一次，韦尔
希宁的声明是否有所不同？是否展现了更多的诚意？

科尔图诺夫：是的，我认为可以这么理解。韦尔希宁强调的
是，目前我们的对话不要预设任何条件，首先要确保双方通过政治
途径保持接触，开始交谈。这包括在没有停火、继续冲突的背景下
保持交流，包括公开的和非公开的政治接触。只有这样，当双方想
就任何问题达成一致的时候，我们能有达成一致的渠道。

这不是俄方第一次表达出接触的意愿。今年1月，在东正教
圣诞节前夕，普京总统提出了圣诞停火的建议，并通过暂时停火观
察乌克兰方面的反应，没有得到积极反馈。但与此同时，俄乌双方
也就一些“小问题”实现了持续接触，比如我们经常有关于交换战
俘的谈判。下一步的目标，就是将对“小问题”的讨论逐渐扩展到
对“大问题”的讨论。

我认为，现在俄方的想法是先开始某种谈判。最终的政治解
决方案还很遥远，但我们可以先就一些具体的停火、人道问题展开
对话，而非追求立刻全面解决危机。

记者：除了交换战俘等与武装冲突相关的谈判，“特别军事行
动”开始之后，俄乌之间是否还有其他领域的对话接触？这些接触
能推动两国政府间的对话吗？

科尔图诺夫：俄乌政策界没有完全中断联系，我和基辅的同行
仍有一些交流。我认为他们中不乏理性、客观的人，包括一些前高
级官员。

在政策界的非官方对话中，我们讨论的也是“小问题”，主要是
技术性问题。比如，如果我们能达成和平协议，谁来监督、如何监
督协议的履行，如何处理这一过程中产生的争议，等等。总有很多
技术性问题可以讨论。

我不好说这些乌克兰政策界人士在多大程度上能影响决策
者，或者他们和泽连斯基当局关系如何，以及这些讨论背后是否反
映了一些乌克兰政府的立场，但坚持这种对话接触本身就是重要
的，我们一直在做我们能做的事。

双方无法很快回到“伊斯坦布尔时刻”

记者：你刚才强调了“无条件”开始谈判，但韦尔希宁也提到谈
判“要考虑俄方的目标”，那么在未来的谈判中，哪些条件对俄方来
说其实是不可接受的？

科尔图诺夫：关于“俄方的目标”，如果我们遵循克里姆林宫对
此的解释，其定义是模棱两可的。一开始提到的目标包括对乌克
兰的非军事化和中立化，也包括保卫顿巴斯的人民不受侵害。现
在我们不能准确地说“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一定是什么。

但可以确定的是，有些条件对俄方来说是非常难接受的。比如
涉及已经被“并入”俄罗斯联邦的四个地区。这已经被写入俄罗斯宪
法，政府很难后退一步。同样清楚的是关于“吞并克里米亚”的问题。

对于这些难题，我推测唯一可能可行的谈判结果是：现在由俄
罗斯控制的一些地区将处于“不确定状态”，即这些地区继续由俄
罗斯控制，乌克兰政府则继续主张主权，但双方同意不再使用军事
手段解决这个问题。

这种协议并非是不可能的。去年3月，俄罗斯和乌克兰外长
曾在伊斯坦布尔谈论过这个话题。当时的一种方案是：通过公投
解决争议地区的归属问题，该公投会由双方一起在未来15年内完
成。本质上，这是将地区的未来交给下一代人而非这一代相互仇
恨的人去决定。

记者：你提到2022年3月双方在伊斯坦布尔的会晤，这是过去
一年双方最接近停火谈判的机会。你会建议双方先回到“伊斯坦
布尔时刻”吗？

科尔图诺夫：很难说这些方案是否还可以被讨论。双方现在
都采取了强硬得多的立场，回到这些条件会比去年3月时困难得
多。乌克兰方面提到了越来越多的“冲突前”问题，比如2014年的
克里米亚危机，甚至是苏联解体之初的边界划分。俄乌之间，在这
些问题上的立场目前是不可调和的。

所以话说回来，现在最基本的目标是先接触、再停火，然后再
去讨论双方可能接受或拒绝的政治解决方案。我们看不到其他选
择，唯一的办法就是用非常渐进的方式去结束冲突。

或许我们无法很快回到“伊斯坦布尔时刻”，但可以先共同讨
论如何管控局势，避免进一步升级。然后就限制冲突的暴力程度
达成更多的共识，逐步过渡到更复杂、更有意义的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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